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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尧典

[简介] 《尚书》是中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记载了唐尧至
周朝的公文，包括帝王的告示以及帝王对臣下的训诫等。先秦时也称《书》，
汉代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因列于儒家经典，
故又称《书经》。自汉代开始，即有今古文之别。汉初由伏生所授二十九篇，
用当时通行文字隶书抄写，是为《今文尚书》。而相传汉景帝时发现于孔子
故宅壁中、由孔安国献上并以先秦文字书写的《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
为《古文尚书》，西晋永嘉之乱时亡佚。今传《古文尚书》以及孔安国《传》
乃东晋梅赜所献，其析伏生传本二十九篇为三十三篇，另增二十五篇，然经
宋以后学者考证，所增经文及孔传系伪作，其中以清代阎若璩考辩最为详尽。
《尧典》为《尚书》第一篇，近人以为由周代史官根据传闻编著，又经春秋
战国时人补订而成。伪《古文尚书》把“慎徽五典”以下文字分出，另加二
十八字作为《舜典》

（节选）

。

帝曰1：“夔2！命女典乐3，教胄子4：直而温5，宽而栗6，刚而无虐7，简而无

傲8。诗言志9，歌永言10，声依永11，律和声12，八音克谐13，无相夺伦14，神人以

和15。”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6。”

中华书局点校本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

注 释

1 帝，指舜。
2 夔，相传尧舜时掌管音乐文化的大臣。
3 女，通“汝”。典，掌管。
4 教胄子，按《释文》引马融说：“胄，长也。教长天下之子弟。”谓教育子弟使其成长。胄，

一作“育”。《诗·谷风》疏引《尔雅·释言》：“育，稚也。”年幼曰稚。《史记·五帝本

记》作“教稚子”。以上为今文家说。古文家训胄子为嫡子。
5 直而温，耿直而温和。
6 宽，宽弘。栗，庄严。按：孙星衍引《礼记·表记》“宽而有辨”郑玄注：“辨，别也，犹

‘宽而栗’。”是为宽厚而明辨的意思，亦通。
7 刚而无虐，谓刚毅而不暴虐。虐，残暴。
8 简而无傲，简易但不傲慢。
9 志，情意。《说文》：“志，意也。”《史记·五帝本记》作“诗言意”。
10 永，同“咏”。延长其声，徐徐吟咏，谓之“歌”。
11 声依永，谓声音的高低与咏唱相配合。声，五声，宫、商、角、徵、羽。依，《汉书·礼

乐志》“声依咏”颜师古注：“依，助也。五声所以助歌也。”
12 律和声，律，律吕。律，六律，指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等。吕，六吕，

指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等。谓以律吕来调和歌声。
13 八音，《周礼·春官·大师》：“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按：金指铜

钟，石指石磬，木为柷、敔，均为体鸣乐器。革指鼓。以上属打击乐器。竹指管箫，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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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笙竽，均为管制气乐器。土指塤，兼涉于体鸣乐器和气乐器。克谐，达到和谐。
14 无相夺伦，谓不使相互扰乱次序。夺，差误。
15 神人以和，谓神与人通过诗乐交流思想感情而达到协调和谐。
16 於，音乌，叹词，以示赞美。拊，轻击。百兽率舞，旧说击拊石磬，乐感百兽，使相率

而舞。疑指原始时代图腾舞，百兽指众人所化装的动物图腾。按：“夔曰”四句与《皋陶

谟》中重文，或曰此处乃错简（屈万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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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尚书》的文字，虽然经过后人的增饰，但是其中“诗言志”一说，当属远

古留下的观念，并作为成语而被先秦诸子所引述。比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庄子·天下》：“诗以道志。”《荀子·儒效》：

“诗言是其志也。”等等。所以《尚书·尧典》中帝舜对夔说的这段话，可视为

“诗言志”说的渊源。

所谓“志”，最初只是一个浑沦的概念，是对人的主观意识的整体概括，包

含情感和意志。故又可以说“诗所以合意”（《国语·鲁语下》）。屈原《惜颂》：

“发愤以抒情。”《悲回风》：“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此“抒情”与

“明志”，实可互训。唐孔颖达解释说：“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虽有所适，犹

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诗，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

懑，而卒成于歌咏。”（《诗大序正义》）应该说这是比较符合“诗言志”的最初内

涵的。至于汉代儒生将“志”解释为一种合乎规范的道德内容，“诗言志”亦成

为儒家诗教论的一个命题，致使“情”“志”分离，而“言志”与“缘情”遂成

为两个不同的观念。这是后来的演变，应当与原初的观念区别开来。又按近人闻

一多的理解，“志”有“记录”的意思（《歌与诗》），于是“诗言志”也就有了叙

事的意义，而《诗三百》中确实也有一些诗作是具有叙事性特点的。但是这并非

是古代诗歌创作以及诗论的主流。

由“诗言志”这一基本观念，衍生出了先秦时代的若干诗学主张。

其一，诗具有教育作用。虞舜命夔以诗乐“教胄子”，培养其敦厚的品德。

这是儒家诗教观念的起源。孔子即以诗乐作为其人格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二，诗具有社会作用。夔说诗乐使“神人以和”，即建立起人与神之间的

和谐关系。这里尚未脱去上古巫文化的色彩。后来孔子说诗“可以群”，则是全

从人事本身立论，但是两者之间仍可见其上下相承的脉络。此外，先秦时代的诸

侯卿大夫，在交往过程中“必称诗以谕其志”（《汉书·艺文志》），此即所谓“赋

诗言志”。这是赋予了诗的交往功能，正如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论

语·季氏》）交往双方对于诗句的理解，只是截取其中的某一方面的意义而加以

主观性的发挥，叫“断章取义”。当诗句脱离了作品的上下文关系，从相对确定

的意义中游离出来时，诗本身的“志”也就可以被赋诗者的“志”所代替。这就

有了“诗无达诂”的说法。

其三，据汉代一些文献所载，周王朝有“采诗”以观民风的制度。无论这一

说法是否确凿，至少可以说，“诗言志”这一观念，在当时或后来产生出了关于

诗的一种认识，即它是民间政治意向的表达，是社会风情的反映，因此“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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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一种广开言路的方式，也是君主考察社会现状的依据，并有助于政治教化。

这是诗的政治作用，同时具有明显的工具性。

在《尚书》的这一段文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文明初期的艺术现象，即诗乐

舞的三位一体。这种现象首先具有一种起源论的意义。如果把“百兽率舞”理解

为一种原始图腾舞蹈，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诗歌、音乐和舞蹈的产生，与原

始巫术活动有着某种联系，正如现代一些文化人类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其次，这

种现象还可以说明，最初的诗学观念，常常是寓诸乐论而提出的。比如《荀子·乐

论》以及《礼记·乐记》，即可同时作诗论看。

“诗言志”之说确立了中国诗学注重表现性的基本倾向。中国诗学即以其为

基本叙述而建构起来的。因此汉郑玄说：“诗道放于此。”（《诗谱序》）近人朱自

清更明确地将“诗言志”称作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


	尚书·尧典（节录）

